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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武皇的宠儿小三郞 

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 710）六月，长安的气候和往年一样宜人。 

清晨，一场小雨过后，初上东山的朝暾，比往常更加红亮。路旁的垂柳被晓

风拂动，把晶莹的水珠抛洒到草地上，逗起轻轻的声响。杂生在绿草茵中的野花，

发出阵阵撩人的清芬。 

长安城的南郊，一切都显得那么鲜洁明净。 

一簇人马从安化门涌出，直奔城南杜曲而来。 

为首的一匹银白色高头大马上，骑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远远看去，他

服饰华美，体态伟丽，举止风流。但若近看，就可发现他顾盼之间，不时微蹙双

眉，表明他心怀隐忧。 

一眼就可看出，他是这队人马中的主人。 

他的身后，一匹棕马紧紧跟随，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挂着腰刀，

背着箭壶，不时地左顾右盼，不时地变换着骑马的姿势，显示出他强健的躯体内

有无处发泄的过剩的体力。 

他们的后面，簇拥着十几个骑马的家奴，有的托着猎鹰，有的拎着鸟网，有

的擎着钓竿，最后两匹马上，驮着藤篓，显然盛装着酒食和食具。四条猎狗，兴

致勃勃地在队伍前后乱窜乱叫。 

一看这阵容，人们或许揣测，这是豪门公子去郊外射猎。 

可是，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那年轻的主人自己心里知道。 

这个年轻人，是当今皇上李显的侄子，相王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后来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不过，这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六岁，

仅得一个临淄王的封号，前不久做过潞州别驾，现在离任回京，和几个兄弟闲居

在隆庆坊。 

跟随在他身后的贴身奴仆，原名叫李宜得，现已改名叫李守德，是个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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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勇力的人。 

此刻的李隆基，根本无心观赏路旁明媚的风光，他的思绪，随着马蹄的节奏，

在飞快地旋转着。但表面上，他又不露声色，力图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李隆基

不过和其他一些公子王孙一样，也是个胸无大志，热衷于斗鸡走狗、呼鹰逐兔的

角色！今天，不过是又一次平平常常的郊外射猎取乐而已！ 

那个人今天在家吗？若是不在家，可就白费今天的一番苦心了。他现在太需

要那个人了，那个人的行迹谈吐太奇了…… 

半个月前，李隆基带领这帮人郊游，射鸟钓鱼。到了午间，满腹心事的李隆

基仍不思归，懒懒地倚在一株大树下小憩。一个看上去比他年长几岁的人，悄悄

地走近他，恭谨地邀他们到家中献茶。当时，李隆基及其奴仆们都感到诧异，哪

里来的这么一个冒失鬼呀？敢邀请天子的侄儿到他家里做客！ 

李隆基问道：“你是谁？认得我吗？” 

“我是山野小民，有姓无名，排行十一，人称‘王十一’，并不认识贵人。

贵人如肯辱临寒舍，足使蓬门生辉！”王十一的回答不慌不忙，不亢不卑。 

李隆基更感到奇怪了。这个山野小民，根本不认识我，怎么敢贸然邀请我去

他家呢？他真是一个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的普通百姓吗？那他在我这个呼奴使婢

的亲王面前，怎么显得这样举止从容呢？ 

出于一种好奇感，也出于一种举大事急要搜罗爪牙的心理，李隆基答应了王

十一的请求，他站起身来说道：“好吧，既蒙你盛情相邀，敢烦你前面带路了！” 

王十一的家在杜曲的村东头，稀疏的篱笆围成一个小院。三间茅屋，看上去

是去年秋天新修葺过的。房前屋后，种着菜蔬。室内的陈设十分简陋，惟一案、

一几、一床而已。 

李隆基落座在案前的一个杌子上，瞥见案上置着文房四宝，随口问道：“你

是读书人？” 

“粗通文墨，替人抄书糊口，老天饿不死两只眼儿的麻雀，有水就能养活四

条腿儿的蛤蟆。” 

李隆基感到这个人的谈吐挺风趣，正要继续盘问，王十一的妻子出来献茶了。

她身材颀长，容貌秀媚，虽是葛衫布裙的村妇打扮，但举止大方，隐隐透出一种

大家闺秀的气质，李隆基不由得多睃了几眼。而王十一这时却走到外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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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喝着茶，忽然发现屋子北墙上斜挂着一把刀，便问王十一的妻子：“你

丈夫还习武？” 

“他只识几个字，不大习武。那柄刀是他祖上留下来的，虽家道贫寒，也未

舍得变卖。” 

“嗯？拿来我看！” 

王十一的妻子从墙上摘下刀，李隆基刚要伸手去接，她却把刀递给了在李隆

基身旁侍立的王毛仲。 

这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另一个贴身奴仆，为人机灵乖巧。他用袍袖拂去刀鞘上

的灰尘，将刀捧到了李隆基的面前。 

李隆基抽出刀来一看，不由得赞道：“真是一口好刀！” 

“名叫青锋。迎着日光，可看出刀锋闪闪泛出青光。”王十一的妻子补充说。 

“嗯。你丈夫何方人氏？” 

“祖上是河内人，数年前流落江都……” 

闲谈之间，李隆基听到外间厨房里有杂沓忙乱的脚步声。他起身踅到外间一

看，只见烟雾腾腾，香气地、雱霈，王十一正指挥着跟自己来的李守德等几个奴

仆忙着做饭，王十一已将其家中惟一的一头驴杀死，煮了满满一陶锅驴肉，上面

还浮着青蒜。 

王十一见李隆基出来，没有打招呼，只冲他笑了笑，一边扇火，一边摇头晃

脑地唱道： 

蓬门亮亮，贵人天降。 

斩一蹇卫，敬奉客尝。 

扇风添柴，灶火旺旺。 

调和鼎鼐，燮理阴阳。 

相机而作，天地光光。 

李隆基博古通今，知音识律。他听得出，这歌词非经非典，是王十一顺口胡

诌的。而这胡诌的歌词，又似乎含有深意，触动着李隆基的心机…… 

“殿下，到围场了！”李守德打马赶上一步，对李隆基提醒道。 

李隆基从回忆中收回心思，举目一看，已来到杜曲东南的一片山冈。时值六

月，这里草木萋萋，莺啼雉雊，虽不是那种秋高兽肥的狩猎黄金季节，但在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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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林密的地方驰骋一番，也足以快人胸臆。 

“好！就在这里射猎一场，再钓鱼捕鸟！” 

有其主必有其仆。李隆基能歌善舞又善骑善射，他的奴才们也就都是玩乐的

行家。他们一听主人发了话，便都欢呼着行动起来，各操家什，各行其事，顺风

点火放烟的，顶风吹号鸣鼓的，唆狗的，放鹰的，很快就把一片山冈变成了烟熏

火燎、人喊狗叫、鹿奔狐突的猎场。 

李隆基在这小小的猎场中纵横驰骋着。 

“淫妇，看刀！”一只受惊的狐狸正懵头懵脑地乱蹿，被李隆基骤马赶上，

一刀砍倒。 

“韦家的小走狗，看箭！”一只冒火突烟而逃的兔子，应弦而倒。 

借着狩猎，借着胯下狂奔的马，借着手中挥舞的刀，借着呼啸的箭，年轻的

亲王尽情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懑！ 

国家，局面糟透了！贞观、永徽之治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内有饥民，外有

边患！ 

朝廷，哪里还像个朝廷的样子！伯父身为皇上，言行毫不检点，弄得一点威

仪也没有。他一味沉湎于享乐之中，大权旁落，纲纪废弛，皇后韦氏专权，勾结

宗楚客、纪处讷等，呼朋引类，群小竞进，卖官鬻爵，导淫诲奸，把庄严的朝堂

弄得乌烟瘴气，简直与妓院和鱼肆相似！ 

这一切，使他这个血气方刚、心性高远的亲王忍无可忍了！义愤，像烈火在

心中燃烧，像狂潮冲动着他的心绪！近一年以来，他一直在义愤的烈火与狂潮中

生活着。 

刀不空落，箭不虚发，并没有使他进入前些年狩猎时那种快然自足的境界，

没有使他陶醉。他一直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乘奴仆们不注意，他勒住了座马，收刀入鞘，插弓进囊，选择好路线，然后

打马冲出猎场，驰下山坡，沿着小路向杜曲跑去。 

他不需要奴仆护卫，凭体魄，凭武艺，三五个歹人奈何不了他！ 

他不需要别人知道自己心里的秘密，古往今来，多少政变，都是因为做事不

密而被扼杀在血泊中！ 

为了保密，他今天没有让自己很得意的贴身奴仆王毛仲跟来。王毛仲心眼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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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什么事一看就明白。李隆基现在不愿让这个奴才过多地窥明自己的心事，尽

管自己的不少事根本没瞒住他。 

今天，他要找到王十一，要和他单独谈一谈。上次到王十一家，休息一会儿，

胡乱吃了几块青蒜烧驴肉，丢下一锭银子便告辞了，连自己的身份也未告诉对方。

而对方也好像对自己的身份毫无兴趣，连问都没有问，只称他作“贵客”。回到

府里，李隆基反复玩味王十一的言行，觉得王十一的话句句含着机锋，决不像一

个等闲之辈，更不像是韦氏的爪牙，说不定是一个知己，是一个满腹韬略、能移

星换日的人。他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人啊！ 

快到了，可以看到杜曲村头那个小院了；快到了，可以看清院篱笆的一根根

细竹竿了。啊，他房子里有人出入，他在家！ 

李隆基来到王十一的门前，把马缰系在门前的柳树上，推开柴扉，径直向院

内走去。 

打开房门出迎的是一个中年人，一个中年妇女留在屋内探头探脑向外张望。

看样子，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李隆基停住脚，怔住了。环顾一下小院，没错，这肯定是王十一的家，可怎

么这么快就换了主人呢？ 

那个中年人看出了李隆基的疑虑，施礼道：“敢问贵人，可是李三郎吗？小

人姓杜，行六，贱讳一个耕字。” 

李三郎？这是皇族内部父辈对我的称呼，这个说话啰啰嗦嗦的老儿怎么知

道？怎么敢这样放肆？李隆基不由得有几分愠色，没有作声。 

那个杜耕又忙解释道：“是这么回事儿，王先生临走有吩咐，说近日有个贵

人叫‘李三郎’的来找他……他走了不少日子了，领着他的娘子走的，屋里那几

件家什都撇下了……” 

李隆基见这个人不问自答，喋喋不休，便拦住他的话头，问道：“王先生到

哪里去了？” 

“没有说。只给李三郎留下一封信。敢问……” 

“我就是‘李三郎’，快把信拿给我看！” 

杜耕回到屋内，取出一个封筒，递给李隆基。李隆基又问道：“你是王先生

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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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和王先生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王先生是外乡人，来到此地借小人的

二叔家这处闲房暂住，替我二叔家抄书，赚几钱银子。可没住多久就叫人家撵走

了……” 

“叫谁撵走了？” 

“叫我二叔……不是，是西头韦曲的人欺侮我们杜曲的人，硬是霸占了我二

叔的一处田产。我二叔气病了，也没有心思雇人抄书了。王先生只好走了，我二

叔才叫我来照看这座房子……” 

“韦家还欺侮杜家？”李隆基像是自语，又像是发问。 

杜耕又得了话题：“贵人有所不知，这个地方，叫作杜曲、韦曲，韦、杜两

族世居于此，世代官宦。人们造出口号说，‘杜曲韦曲，离天五尺’，可现在老韦

家上天了，老杜家不行了，就挨老韦家欺侮了……” 

李隆基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韦氏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事。他不再听杜耕的

唠叨，转身走出小院，翻身上马。 

在回猎场的路上，李隆基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取出封筒。这王十一留下一封什

么信呢？留下了锦囊妙计，还是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去向？ 

出乎他的意料，打开封筒，里面的一张蜀笺上，只写了八个字： 

当断不疑当仁不让 

李隆基心里什么都明白了，这王十一不但知道我的身份，而且洞悉我的心志，

对宫廷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可他为什么这样藏头露尾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

到哪里去了呢？嗒嗒嗒，前方的路上传来急骤的马蹄声。李隆基举目望去，小路

上迎面跑来两个骑马的人。 

两匹马到李隆基面前停下来。 

第一匹马上跳下一个彪形大汉，他面皮白净，眼大有神，左下颔有一块指甲

大的红痣，生着几根黑毛。他就是李隆基的心腹仆人王毛仲。 

第二匹马上跳下一个苗条俊美的后生，一身书生打扮，李隆基并不认识。 

两人向李隆基施礼请安。 

李隆基问王毛仲：“不是让你留在府里吗？跑到这里干什么？” 

王毛仲答道：“高公公派他来，说有要事启禀殿下！”说着瞅了那后生一眼。 

那后生上前一步，说道：“高公公派奴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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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李隆基问道。 

“奴婢是高公公手下的小黄门杨安！” 

“小黄门？”李隆基看着他的白衫幞帽软底靴，眼里露出疑惑的目光。 

王毛仲忙解释道：“是奴才给他换了装束，怕惹人耳目……” 

李隆基马上明白了，满意地点点头。 

杨安又说道：“高公公派我告诉殿下，大内出事了……” 

一个糊涂久了的皇帝，一旦清醒过来，可能就是不幸或死亡向他逼近的时候。 

十四天了。这十四天，李显感到是自己做皇帝六年里最为清醒的时间。他知

道夙兴夜寐了，知道自己亲自批阅奏章、亲自书写和签发重要诏命了。 

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有限的清醒。他没有大刀阔斧地割除积弊的胆魄和措施。 

促使他清醒的，是上个月十七日的那次朝会。 

那次朝会真是惊心动魄，至今他还记忆犹新。 

那次朝会，他亲自追问许州司马参军燕钦融奏章中所说的事。跪在太极殿御

案前的燕钦融，似乎不要命了，慷慨激昂地回答他的盘诘。 

他问道：“你上疏责朕失仪，今日容你当面详奏。说得有道理，便赦你无罪；

说得没有道理，便是毁谤朕躬！” 

燕钦融顿首答道：“臣闻陛下朝堂上，会宴时，毬场里，梨园内，不顾尊卑

上下，与群下恣意嘲谑，听淫词，观亵舞，还和皇后、宫人在元宵节微服出游京

城大街，男女混杂，摩肩并踵，这样不自重不自爱，便是失仪！” 

燕钦融的直言上奏，使他有些难堪，但又句句是实，无法回驳。唉，当时乐

得忘乎所以的事，今天在这肃穆的朝会场合一品味，确乎感到有点不像样子，不

成体统！惭愧抵消了几分恼怒，他的声音不觉放低了些，问道：“你说后宫干挠

朝政，又有什么根据？” 

“皇后及其胞妹郕国夫人，崇国夫人，还有安乐公主，上官昭容等，卖官鬻

爵，朝野皆知。就是市井无赖，只要交钱三十万，也可得到官职，外人称作‘斜

封官’，现在这种斜封官已有几千人；重要官职的额外添员甚多，朝野都嘲笑宰

相、御史、员外官为‘三无坐处’，意即人多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臣以为，有

唐以来，现在朝政的混乱，实为空前。而这些，概由后宫干预朝政所致。愿陛下

大权独揽，政由己出，雷厉风行，裁汰滥官，整肃宫掖。如此则国家幸甚，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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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甚！”燕钦融说完，又连磕了两个头。 

他心中的恼恨已消失大半，暗暗佩服起这个小小的司马参军来。对方置生死

于度外，直言时弊，忠肝义胆，实在可嘉。唉，只怪自己，经历二十年的磨难后

重新当上皇帝，以为苦尽甘来，纵情享乐，荒废了朝政。近年来，奏章懒得看，

诏书懒得写，皇后便和上官昭容她们串通一气，为所欲为，盗用我皇上的名义，

干了多少坏事哟！她们受了人家的贿赂，便软磨硬泡，要我降旨授人家官职，这

些墨敕不经外廷审议，斜封着由宫廷侧门送往中书省，外人称那些由此得官的人

叫“斜封官”！古往今来，哪朝哪代有过这个词儿？真是旷古奇闻！还有那个安

乐公主，有时干脆自己写好圣旨，用手捂着，不让我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逼我

签字，唉，谁知道都签发了些什么样的荒唐敕命哟！皇上有我这么做的吗？不行，

不能再这样糊涂下去了，也该借这个燕钦融的口敲一敲她们了！ 

于是，他又问道：“你说皇后淫乱，宗族强盛，图谋不轨，有何凭证，速速

奏来！” 

燕钦融微微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瞥了周围鹄立的大臣们一眼，眼中闪出

复杂的目光，有怨怼，有期望，有舍生取义的庄严，有告别人世的凄惋。显然，

这个小臣知道，皇后就坐在皇上身后的珠帘后面，她的党羽就站在自己的身旁，

自己当场揭他们的阴私，指斥他们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非死不可。也难为这个

小小的参军了，听说他上朝前已让家里人为他准备好了棺材。 

燕钦融终于开口了，吐词是那么清晰高朗：“臣该万死！臣以为，皇后与陛

下共患难多年，今日多享些富贵，也在情理之中。但皇后无法无天，骄恣纵欲，

先通武三思，谋害先太子重俊，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独陛下不予深究。逼死先太

子重俊后，皇后更是变本加厉，私幸散骑常侍马秦客和光禄少卿杨均，上官昭容

也与中书侍郎崔湜私通，秽声满朝野。安乐公主恃宠生骄，强占民田修定昆池，

耗资巨大，并公然在皇城大街上强掠百姓为奴，搞得百姓怨声载道。现在韦氏众

兄弟，窃踞要职，皇后与宗楚客、武延秀等把持朝政，朋比为奸，居心叵测……” 

燕钦融说到这里，那个中书令宗楚客跳到了御案前，乱叫道：“燕钦融污言

秽语，诽谤陛下，污辱皇后，诬陷朝廷大臣，意在动摇国家，倾覆社稷，应即刻

正法！” 

可是，皇上这个时候倒显得异常冷静。燕钦融的话刺痛了他，他感到自己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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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被一帮龌龊小人包围了。皇后与外人私通，他早已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这种事，

放在普通百姓身上，都难以容忍，何况他贵为一朝天子？但他没有去管，糊涂过

去了。因为他怕她，管不了她，何况当年被流放时，他曾答应过她，万一将来老

天有眼，得以复位，一定让她随心所欲，他决不干涉。看来她已闹得满城风雨了。

再说这个宗楚客吧，何德何能，当了宰相？还不都是皇后一力撺掇我擢拔起来的

吗？你就看他现在的行为吧，还有一点人臣之礼吗？按照成规，朝臣被人弹劾，

不论对方的弹劾之词是否真实确凿，都应俯首躬背，迈小步迅速退到殿外，立于

廊庑之下待罪。可这个宗楚客，竟当着我的面，指手划脚，大呼小叫，简直没把

我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狠狠瞪了宗楚客一眼，宗楚客才安静下来。 

燕钦融瞥了宗楚客一眼，继续说道：“中书令宗楚客，以前里通外国，已有

御史弹劾，陛下法外施恩，未予查办。可是他非但不自省思过，反而日夕与皇后、

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图谋不轨。安乐公主要做‘皇太女’，陛下是知道的，这主

意就是宗楚客出的。宗楚客本人也处心积虑，窥测大宝。他曾对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官小职微时，日盼夜想能做宰相；现在做了宰相，才知道宰相也并不神圣，

上面还有一个至尊至荣的皇帝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要能面南称孤，做上

皇帝，哪怕是做一天，就是死也心满意足了！’这不明明是要造反吗？” 

啪！他一拍御案，站了起来！他气得须发皆张，手脚发颤，再也听不下去了。

燕钦融的话，对他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平时自己太糊涂了，太疏于防范了。

这帮狗男女，在我背后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哟！他们要吃掉我嘛！要取我而代之

嘛！情势何等严重！应该马上收拾掉这帮家伙！但只一瞬间，他又冷静下来了。

他昏庸，但并非白痴。他知道，疣赘太大了，突然一刀割下，人就容易丧命；尾

巴太长太大，身子已拖不动了，突然间硬要急转身，就有累死的危险。现在，宫

廷内外，朝堂上下，皇后和宗楚客的亲信党羽不少，弄不好，就会把宫廷变为战

场，甚至朕躬自身不保。他马上装出怒气是对燕钦融而发的样子，指着燕钦融说

道：“全是一派胡言！还不速回许州待罪！” 

他的意思是让燕钦融马上逃出京城，免遭毒手。他似乎聪明起来了，他要保

护这个直言敢谏的小官。 

那个燕钦融怔了一下，又似乎马上明白了什么，磕头谢恩后，下殿就走。 

那个宗楚客，又动作起来了，匆忙下了殿，又匆忙踅回到御案前跪下来。 



12 

 

宗楚客说：“陛下，臣有死罪！臣自陛下复辟以来，竭心殚虑，辅助陛下，

一罪也；先太子和李多祚谋逆，兵犯天阙时，臣拥兵屯于太极殿前护卫陛下，此

二罪也；臣蒙陛下不弃，倚为肱股，备位宰辅，秉公办事，得罪了小人，致使谗

口毁诬，此三罪也……” 

他对宗楚客的名为请罪，实为叙功的表演十分反感，哼，先太子重俊兵犯天

阙，谁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真是要弑君夺位吗？不见得！我事后听说，重俊身

为太子，武三思竟称人家作“小子”，安乐公主夫妇干脆称人家作“奴才”，太子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污辱，才起兵杀了武三思父子，又来宫中要杀上官昭容和安乐

公主的。带兵杀进皇宫，做法固属大逆无道，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你宗楚客

拥兵太极殿前，名为保驾，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今天你还有脸来表功呢！ 

宗楚客的话还没说完，宫廷卫士已将燕钦融捉回，两个武士在马上各拎着燕

钦融的一条胳膊立在丹墀之下。燕钦融身子悬空，双腿显然已被打断，无力地悠

晃着。 

还没等他开口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两个武士一声口号，又将燕钦融高高举起

来，再同时撒手，把燕钦融重重地摔在金殿前，脑袋撞到一根殿柱上，发出一声

钝响。 

燕钦融脖子被摔断，惨叫一声死去了。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忿然作色道：“你们怎敢在朕躬面前擅自行凶？” 

两个武士身上的勇武之气一扫而光，跪在殿前，连连磕头道：“陛下恕罪，

是宗大人传陛下圣旨……” 

他转而对宗楚客叱道：“好一个大忠臣！在金殿之上，在朕躬面前，竟敢假

传朕的旨意，还有什么无法无天的事做不出来……” 

他还要说些什么，猛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嗽，不由得浑身一震，马上顿住了

口。 

皇后韦氏在垂帘后的一声咳嗽，对他来说，不啻五雷轰顶。 

他怕她！至于为什么怕，到底怕她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因为韦氏年轻

时娇媚，既会撒娇又能撒泼，早在内室之中，床笫之上，把他拿下了马？是因为

她曾和自己共患难二十年，自己全仗她的温存安慰才度过了日夕忧惧的岁月，而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是他的胆，他的依靠，久而久之，他便对她言听计从，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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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听命？还是因为她现在已生了几个皇儿皇女，加上她的亲属和党羽已把持了相

当大的权力？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但他怕她，这是朝廷内外都公认的。前

不久的一次君臣宴会上，一个大臣公然当着他和韦氏的面唱一首《回波词》：“回

波尔如栲栳，怕婆却是大好。外头只有裴谈，内面无过李老。”意思是说，《回波

词》唱得叮当响，怕老婆也是大好事。外面怕老婆的要算大臣裴谈，皇宫里最怕

老婆的就是皇上李显老头。他当时听了，感到几分不自在，感到难为情，但也无

可如何，因为人家说的是实情，他得认账。何况韦氏在一旁听了，乐得拍手打掌，

他哪里还敢作声？这种怕老婆的心理，年深日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无时

无刻不对他起作用。 

听到韦氏的轻嗽，他一下子呆住了，不知如何收场才好。 

过了一会儿，垂帘后面又低声吩咐道：“退朝！” 

于是，他也机械地重复一句：“退朝！” 

退进后宫，一个人回到神龙殿，魂儿又回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他愤怒，他暴

躁，他要振作起来，他想有所作为。他把自己的弟弟相王李旦、自己的妹妹镇国

太平公主召进宫来商议政事，甚至透露出要废掉皇后，撤换几个宰相的意思。 

可是，过了几天，他的激动劲儿慢慢消退了，感到前两天的想法太偏激了。

一切不都是风平浪静的吗？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大臣们还是每天早

朝时照例对他山呼万岁，后宫的人还是都对他唯唯听命，天下，仍是好端端的天

下，皇上，还是好端端的一国之尊嘛！ 

他想，燕钦融可能是书生气太足，激于义愤而言过其实了。事情远没有燕钦

融所说的那么严重！皇后要谋害我，这可能吗？再不好，也是三十年的夫妻了嘛！

再说，没有我，哪有她的地位？她从前不是说过，我才是棵大树，她不过是依附

于大树的凌霄木吗？宗楚客要当皇上的事，御史查了几天也没查出头绪来，看来

也许是以讹传讹或燕钦融的借题发挥呢！ 

不过，他认为燕钦融的话，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可信的。 

皇后韦氏太放荡了，太不检点了，真讨厌，应该少搭理她，让她自己反省反

省。 

那个上官昭容，虽然有文才，但也确实不是个安分的东西，朝廷的事她知道

得太多，管得也太多了些。去她的吧！我第一次召幸她，就发现她早就不是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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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不是因为她和皇后的关系太密切，应该立即打入冷宫！ 

那个宗楚客，虽不一定谋逆，但也实在没有什么德能，靠依附武三思、依附

皇后而当上了宰相，将来有机会得撤掉他！ 

以前不少诏书都是由上官昭容代笔的，这不行，以后得亲自动手，亲自写圣

旨，亲自签发。 

以前不少奏章都糊里糊涂转给中书省处理了，自己懒得过目，更懒得批答。

这也不行，得大权独揽了。 

他这样想，这些日子也这样做了。 

今天，六月二日，早朝散后，他退回神龙殿，正在批阅奏章，皇后韦氏悄悄

地走了进来。 

“大家真是夙兴夜寐，好辛苦啊！”韦氏嬉笑着说。“大家”，是宫廷内对皇

帝的称呼。 

他虽然对韦氏心怀不满，但还是像奴才见了主子一样，身不由己地肃立起来：

“梓童起得早！”“梓童”是皇帝对皇后的称呼。 

“一个人在坤宁宫过夜，无聊无绪，总躺着有啥意思？起来洗个澡，干净干

净……大家这些夜晚过得快乐吧？”她扭着肉感的腰身说。 

“唔……”他含糊其词。 

“今晚到臣妾那里睡吧，还是睡惯了的被窝热乎……”韦氏乜斜着他说。 

“唔……”他仍不知所云。 

“可说定了，晚上臣妾派宫娥来请！”说着，又用胸脯撞了撞他的肩膀。他

闻到她的身上有一种似麝非麝、似香非香的味道。 

韦氏笑着走了，他的心绪被扰乱了，接触女人的欲火被挑逗起来。十四天来，

由于心绪不佳，他一直独宿在神龙殿，没有到皇后那里去，也没有召幸嫔妃。 

他又糊糊涂涂地批了一份边报，御厨派人送早膳来了。 

他无意间瞅了来人一眼，顿时两眼发直。 

托食盒的是一位娇丽的姑娘，黛眉，漆睛，丹唇，玉肤，雪腮，突乳蜂腰，

云鬓半亸。 

他直勾勾地看了半天，丢下手里的笔，轻声问道：“珠儿，是你？你怎么……” 

珠儿满面羞红，双眼垂泪道：“公主昨天硬说婢子私通驸马，将婢子痛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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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撵回宫掖，罚在御厨烧火……” 

他闻言暗暗高兴。这个珠儿，原是一个京官的女儿，父亲犯法被杀，她便按

规定被抓进后宫服役。因为长得非常漂亮，被安乐公主看中，要她做了身边奴婢。

安乐公主这个人，不但吃穿要比别人讲究，就是奴婢，也要比别人的漂亮。前年，

安乐公主第二次出嫁，便从宫中带走了珠儿，那时珠儿已出落成一个千娇百媚的

美人儿。他虽然舍不得让珠儿陪嫁，但碍于女儿的情面和皇后的雌威，也没敢强

留。后来，安乐公主多次带珠儿进宫，他都按不住意马心猿，馋得如饥猫见嫩鼠

似的。现在，珠儿突然从天而降，他不由得一阵狂喜。 

他挥退了在一旁侍立的小太监，轻怜痛惜地对珠儿说：“莫哭，莫哭，朕不

会让你受委屈的，一会儿不要到御厨去了，就到甘露殿去喂鹦鹉吧……” 

“谢陛下！”珠儿破涕为笑。 

“不必多礼，先服侍朕用膳吧！送来的是什么？” 

“是五福饼……” 

“好！朕最爱吃五福饼了！”他见这个日盼夜想的姑娘来到自己身边，喜得

抓耳挠腮，也顾不上多想什么，就命珠儿揭去食盒的盖子，让她亲手拿起五福饼

喂他。 

这五福饼，是刚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食品，用酥油调和粳米面，外沾芝麻，

五个饼，内裹着五种馅儿，吃起来酥脆香甜，滋味各异。他平时就爱吃这种饼，

今天又是珠儿亲手喂他，更是吃得顺口，一连吃了三枚，才住了口。 

他一边品味着五福饼的余香，一边欣赏着珠儿的美貌。忽然，他一把将珠儿

搂到怀里，狂吻了几口，才悄声说：“快去甘露殿吧，别让皇后知道了……” 

珠儿的背影刚刚消失在殿门口，他忽然感到肠胃翻搅似地疼了一下，接着就

是摧肝裂脾的大痛！猛然间，他意识到：中毒了！五福饼内有毒！ 

他要大喊，喉咙却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喊不出声来。但神智还是清醒

的，他踉跄着把案角的玉砚推到地上，想用这声音召来殿外的太监宫娥。 

宫门口一阵匆忙的脚步声，皇后进来了，后面跟着尚宫贺娄氏。这贺娄氏是

皇宫内的女卫队长，是皇后的心腹，很有一把子力气。“尚宫”是她的官衔。 

皇后韦氏在冲他狞笑。多少年来，他第一次看到她的这种可怕的笑！她双唇

在动，在得意地说什么，但说的是什么，他也听不清了，他感到耳鼓沉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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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也失灵了！濒临死亡的恐怖攫住了他！现在，他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燕

钦融，还有在燕钦融之前就再三警告他，要他提防皇后和宗楚客一伙的人，都是

有见识的大忠臣！燕钦融他们不幸而言中了！皇后韦氏终于对自己下了毒手！刚

才她到神龙殿来，不过是打的一场心理战，扰乱了他的神经，摧毁了他的心理上

的防线。让珠儿来送饼，也肯定是一个周密安排的骗局。说明参与此事的还有自

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安乐公主！唉！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的命运太不济了！当

年刚做了一个月皇帝，就被母后武则天废黜了，流放均州，转徙房州，备尝酸辛。

二十年后我当了皇帝，老天又偏偏把这帮狗苟蝇营的小人安排在我的周围！难道

真是我的前生积了什么冤孽，老天要对我今世施行谴罚吗？哎！孔圣人早就说过，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却一直没有认真琢磨这句话的真谛。皇后韦氏就是无

德的女人，她的亲信宗楚客、纪处讷等等，就是一帮小人嘛！他们没有信义，没

有廉耻，没有操守，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艾，治国安邦实无一策，投机钻营却

是行家里手！我宠着他们，重用他们，不用权术手段驾驭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

沆瀣一气。对我施用了阴毒的鬼蜮伎俩！归根到底，还是怪我自己！我本是至尊

至荣的皇帝，传国的玉玺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有对任何人生杀黜陟的权力，可是，

长期以来，我耽于享乐，放任随便，久无威仪，久无实权，就是在发现那帮奸邪

小人已经到了肆行无忌的程度时，也没有果断地使用皇帝的权威，还是糊里糊涂，

得过且过，唉，只要我稍动些脑筋，今天的事也可防止嘛！别的不说，珠儿亲送

五福饼，就有很大疑窦嘛！珠儿既然触忤了安乐公主，要打要杀，尽可在公主府

里施行，用得着打发回宫吗？这不明明是她们的一个圈套吗？唉，一个五十多岁

的皇帝，今天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帮女子小人的手里，太可卑，太可悲了！

未来的史家将会怎样评论我呢？渐渐地，伏在龙椅上的他，觉得眼前亮了起来，

肚腹也似乎不那么疼痛了，耳朵也能听到声音了，嗓子也可以发声了。这，大概

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但到底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因为任何人对回

光返照的体会只能有一次呀！他大叫一声，声音像深林幽谷中的狼嗥：“人杀我

耶？天杀我耶？我杀我耶？” 

临事而惧，大约是许多志大才疏的人获取侥幸成功时的共同心境。李显的皇

后韦氏此时的心情也是这样。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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